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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.ip@gmail.com发电子邮件(主题不可空白)，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。突破网络封锁，访问明慧网 www.minghui.org了解更多真相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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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表哥是一名地地道


道的农民，家在河北，日


子过得比较清贫。他咳血将近有一年的时间，因为怕花钱一直没去医院。二零一二年中秋节前夕，他在地区医院被诊断为肺癌晚期，因为没法做手术，所以医院只能是给化疗，花了十多万，但病情并未好转，最后输液都输不进去了，医生也束手无策，叫回家准备后事。


我听说后就去看望表哥，他当时躺在床上不能动弹，浑身消瘦，头发掉光，没一点精神，而且高烧不退，手脚都捂着冰也无济于事。全家人唉声叹气只等他咽最后一口气。我修炼法轮大法，我对他们全家人说:“既然医院治不好表哥的病，那就听听法轮大法师父讲法吧，救你们的只有师父了。”他们全家人答应了。


听了师父的四讲后，表哥就能坐起来了，而且也不烧了。我告诉他：接着听，按师父的要求做好人，师父就能给你净化身体。因为师父给你延长寿命是让你修炼的。


就这样不断地听，表哥奇迹般的活了过来，而且越来越健康，


现在长出了满头黑发，而且


能到外边溜达了。


表哥全家及亲朋好友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再也不相信中共电视的造假宣传了，并且记住了救命的九个字：法轮大法好！真善忍好！〖河北来稿〗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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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昼夜不准闭眼，万伏高压电棍电身


河北高阳劳教所的残暴





多伦多逾千学员集会游行 政要支持





【明慧网】中国的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令人发指，有很多迫害被掩盖着，鲜人未知。我把我在高阳劳教所被非法劳教期间所受的精神及肉体上的折磨，将这黑暗的一幕揭示给世人，让善良民众认清中共利用劳教手段迫害信仰“真、善、忍”的民众的真相，认清中共利用劳教制度迫害民众的非法性、残酷性及一个恶毒制度最终解体的必然性。


二零零一年一月六日，我在劳教所被恶警提着手脚抬出监室，在室外，他们多次将积雪糊到我脸上，雪水融化流入鼻腔、口腔，使我呼吸困难，又把我抬到一个大房间里，放到一块专门施刑用的地毯上，用两根电棍同时电我的四肢、面部、口腔，上万伏的高压电棍电在我身上，使我全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在颤动，我的面部、口腔皮肤烧伤后，经过很长时间脱了一层皮后才逐渐恢复正常。


在电击我的间歇期间，有一名男恶警（因当时对劳教人员名字不清楚）用穿着军警皮鞋的脚，狠狠地踩在我裸露的脚趾头上，用劲地来回搓着，将我的十个脚趾头皮肤搓掉。


一个多小时的折磨后，他们又把我带到一间没有门窗的破旧库房内，将我双手分开，用手铐把我铐在地面上的两个铁环上，将整个身体固定在一个姿势上，没有任何活动余地，双腿钻心的疼痛。十小时后，把我送回监室。夜间值班警察两次到我床前触摸我的额头及鼻腔部位，我知道他们在看我还有没有呼吸。二零零一年五月，劳教所开始举办“强制转化学习班”，每期十几个人带到外面，单独强制“转化”。我们一期十几个人经过一周的洗脑，他们没有达到目的，一天晚饭后，我们十几个人同时被铐上手铐，由队长牵着带到了我已经去过一次的那间破库房内，又用同样的方式铐在了地环上，三天三夜没让睡觉，我由于长时间双腿半蹲，腿部神经受压，双腿感觉迟钝、麻木，恢复了两年的时间才接近正常。


上厕所是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应有的权利，在这里不“转化”的法轮功学员连上厕所都受限制。我由于腹泻又不能及时去厕所，经常弄脏内裤，所以只好在臀部垫大量的卫生纸，等允许到上厕所时再更换。有一个学员张某因为不配合他们的无理要求，有一天从早上五点一直到晚九点被恶警刘惠丽限制了十几个小时，使该学员遭受了很大的痛苦。为了抗议劳教所的迫害，我们集体绝食，恶警刘惠丽命令普教用抹布堵学员张秀梅的嘴，有一次因为人多抹布不够用，恶警刘倩就命令普教用擦脚毛巾捂到我们嘴上。由于长期绝食，有学员体重降到七十多斤，我的体重也下降了二十多斤。


二零零二年恶党十六大前夕，劳教所开展了一场所谓的“向十六大献礼”的突击转化的活动，由几个队长包一名坚定的法轮功学员，而且每个法轮功学员都是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。这些队长在名利及上级高压的驱使下，采取了种种酷刑手段，在十二月份的一天，负责“转化”我的恶警李全英对我进行了拳击，一边对我的头部、面部猛抽，一边说：“让你尝尝我练过武功的拳头的厉害。”第二天狱医给我检查身体，做心电图，说我心律失常，面部神经麻痹，眼睛充血，头部有血肿。后又被强迫输了半个月液，吃了一个月的药，点了五六瓶眼药水，直到新年前夕，才对我们解除单独禁闭，送回集体监室。


二零零三年四月，因为劳教所强制我们收听诽谤法轮大法的广播，我呼喊正法口号，被中队长叶淑仙揪着头发拽出房间，把我绑成大字形双手上举铐在铁床上，并用巴掌猛抽我的脸部，几小时后，把我转移到普教居住的房间，铐在床栏杆上，晚上睡觉也有一只手仍然铐在床档上，使我根本不能翻身。


几天后，劳教所开展了一场迫害行动，目的是突击“转化”一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。我又被提出来单独关闭在一个房间，中间摆放一块木板，让我坐在木板中间双手分开铐在木板上，双腿伸直，七天七夜不准闭眼，负责洗脑的队长及已被洗脑的犹大分成早晚两班，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洗脑，目的就是使你的精神崩溃，意识迷糊。我只要一闭眼，他们就会用一个自制的纸棒扒拉我的眼皮。在这七天中，一个恶警还用电棍电击我的四肢，但是“强制改变不了人心”，这一点恶人是无法理解的。


有一次在我受酷刑后，劳教所大队指导员胡某对我恶狠狠地说：“你不要认为你了不起，上面说了：法轮功打死算自杀，死后尸体直接火化，然后让你老头子来取骨灰盒，还得掏火花费。”我才知道“打死算自杀”的命令是江泽民的口头命令，仅从这一点，多个国家起诉江泽民犯有“群体灭绝罪”是证据确凿。


其他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方式很多，如：上绳、冬天室外冻着、夏天暴晒、用木杠子压腿、在特殊装修的房间里放高音喇叭刺激受害者的神经、坐飞机、罚站、背沙子、喂蚊子等无所不用。


以上所述，只是我在高阳劳教所所遭受的一部分经历。◇





退党团队方法(真名、化名、笔名同样有效) ：* 退党电话：001-416-361-9895，001-702-873-1734 * 退党传真： 001-702-248-0599 * 退党电邮：tuidang@epochtimes.com *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贴在公共场所,以后再上网。











《九评共产党》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，截至2013年8月底，已有超过1亿4500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、团、队组织。天灭中共，退党、团、队（三退）保命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酷刑演示：踩脚





【明慧网】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五日，一千多名法轮学员和支持者在多伦多都会大厦前举行了集体炼功、大型集会和游行，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发动的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迫害，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。多位政要到场支持，并表示将继续支持法轮功，直至迫害被制止！有民众表示，中共必须停止迫害，作恶者应被绳之以法。


加拿大前参议员迪尼诺、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朱迪•斯格诺、安省议员简•麦肯纳与多伦多Centre选区联邦国会议员候选人托德•罗斯前来参加了集会；多伦多市议员约翰•帕克和安省新民主党议员麦克•普鲁给这次活动寄来了贺信。


从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Regina市来的朱莉（Julie），经过大都会广场时，看到法轮功学员正在此举办集会活动，她停下了脚步，拿起相机拍照。她说是被这个祥和的炼功场面吸引而停下了脚步。她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表示非常气愤，主动拿起征签表签名。


在国内吉林做小买卖的王先生，在同意了退团、退队后，拿起征签表就签名，还说现在他了解“三退”（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）的意义和活摘器官的罪行了，他要去找他一起来的同伴，让他们也“三退”，也签名。


下午一时，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行经卑街、多伦多最繁华的商业中心登打士广场、唐人街，沿途吸引各族裔市民和游人驻足观看，不少民众拿出手机拍摄，有观众在了解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情况后在请愿信上签名制止迫害。


韩国人金男移民已有十三年，游行队伍路过唐人街时，他竖起大拇指，并用带有韩语音的中文喊：“法轮功，顶呱呱！”◇





酷刑演示：电棍电击





图：央视“自焚”录像中，被火烧过的王进东，面部烧坏，腿上的棉衣烧烂，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，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。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，直到王进东对镜头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，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？◇





肺癌晚期的表哥得救了











